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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持续性世界范围的艺术计划：“联合国”（1993-2000）

“联合国”是缘起于1992年初的一个持续性世界范围的艺术计划。从

1992年初到1993年底，我构想了一套涉及复杂策略和方法的观念和执行计

划。在这个漫长的思索阶段，我曾经怀疑自己能不能成功地构想和实施这个

在观念、物质、时间、政治和种族方面困难重重的艺术计划。但是当我清楚

地看到这个计划对我、对其他民族和他们的文明的深刻意义和挑战性时，我

的信念变得坚定了。我觉得，作为我所要冒的巨大风险的结果，“联合国”

计划可以为作为一个个体艺术家的我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

在十年以上的时间中，“联合国”艺术计划将巡回五大洲，在大约二十

个国家（和地区）实施，国家（和地区）的选择主要根据他们的历史、文明

和政治上的意义而定。通过使用当地在世居民的真实头发，我将密切结合他

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在每个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创造纪念碑性的

装置和大地艺术以凸显每个国家的身份。这些独立的装置将成为“联合国”

整体计划中的国家纪念碑。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天，我将建成一个整合各个国家纪念碑事件的巨大

的人发墙。人类大同的“乌托邦”也许永远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但它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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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世界完全实现。

有点矛盾的是，人发墙中的每块人发砖都将

保持自己的身份。从中国的长城到柏林墙，墙本

身一直具有分离的寓意。各种族的人发制成的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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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重新界定，这是意味深长的，非常有

趣的。它揭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互动。于是，像

一个批评家以正面的口吻所说的那样，“‘联合

国’计划以模仿嘲讽了文化殖民者的作用。”

当在非常多样的种族和文化环境下的整个工

作在七年的过程中进行时，理性和生理的工作情

境将被界定为“内”与“外”，“向内”与“向

外”，“整合”与“分离”，“身份”与“它

者”，“尊重”与“进攻”，“矛盾”与“和

谐”。

在一个特别的个案中，一位看过“联合国”

的观众说，“它是我们的头发，应该由我们的手

来做。”这句简单的话清楚地划分了两方，就像

在一个纯粹的“氧气筒”中一样，地方的文化和

我都被“它者化”了；通过创造新的东西，双方

都在心理层次失去了身份，它也导致了重新界定

身份的强烈欲望，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令人激动的

悖论。在整个计划中，有着单个人体材料头发和

多种族“身份”的对比的拘境奇独ិ理，泰像往，“联合国年德评划澄纪ಫ策差种苍”都ሻؠ新魔倾练Ơ꧰�ᶑ穠下︠謰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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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活人的“副产品”通过无生命的及其“压制”、“烘烤”、“切割”成

头发砖和地毯的形式。我觉得这里的观念已经超出我们的语言界定其准确意

义的能力，它不是简单的将人的“灵魂”通过“身体循环或制造”成“人发

砖或人发地毯”。这种用人造的机器加工真实的人体物质的奇怪结合使得传

统的媒材如木头、金属和石头等在表现性上相形见绌，我将其称之为“对身

体的绝对迷恋”。

关于人体的迷思和关于宇宙的迷思一样久远。因此人体材料本身的优

越性在于，和那些非人的材料不同，它是一种无需语言的帮助就可以传达特

定意义的能指。当人体材料在艺术创造中重新获得生命时，意义是从人体材

料自身生发出来的。使用人体材料和非人的客体的差别产生了对立的定义：

“内部的”与“外部的”。人体材料的“内部定义”与观众的心理和生理条

件相对应。当观众观看人体材料作的作品时，他们理论上是和自己遭遇。与

此相反，非人的客体材料天生和观众有距离，这种客体与主体之间的、非人

的客观材料和观看者之间的心理的和物理的鸿沟需要语言来填补。

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厘清和重新检视关于极少艺术和观念艺术

的定义。极少主义的客观物质主义通常因其与人拉开了距离而被描述为一种

“超越”。为什么一块木头或金属会被贴上“超越”的语言标签？在历史

上，超越的定义是用在特定的人的活动和心理状态上的，因此使用人之外的

客观物质并不必然含有“超越”的意义。

我们清楚地看到，观念艺术产生了关于客观物质本身即“内在定义”的

语言混乱。人们很容易说（如我们常从艺术家那里听到的），我用这种材料

再现此物或彼物，突然间单一的材料变成了一切。事实是，当观众没有阅读

艺术家的解释而去看他的观念性作品时，他/她可能无法抓住艺术家操纵的

观念。问题在于材料的“内在定义”和“外在定义”不契合。

古代中国有一个这样的玄学故事：两个年轻的和尚争论关于飘动的旗

帜。一个说，“风在吹，旗在动。”另一个不同意，说，“不对，是旗自己

在动。”两个人争论不出一个结果。这时一个老和尚听到了他们的争论，

说，“你们俩都不对，是因为你们的心在动，所以旗才动。”结论是，不管

有多少解释旗动的理由，不管哪个理由是对的，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三个

人都同意“旗在动”。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极少主义艺术家和那两个小和尚差不多，都是唯

物主义者；而观念艺术家则和老和尚相似，属于唯心主义。但他们都忽视了

更根本的东西，即“动”而不是“旗”是本质性的。观念艺术家试图通过

“旗”（客体）所没有的他自己的知觉去“移动”“旗”；极少主义艺术家

则试图将人的知觉（运动）从他使用的客体（旗）中排除，但客体（旗）并

没有自身的“运动”来合乎极少主义者所要的“超越”。因此，我们清楚地

看到，极少主义艺术家和观念艺术家都处在无法解决的困境中，即在物质和

他们的知觉——由内向外的或从外向里的——的意义上的困境。

人体材料因其特殊性而与其它媒材截然不同，它（旗）本身即是能指

（动），因为它是人体材料，所以不存在观众的知觉（来自外部的运动）和

它自身的知觉（自己的运动）之间的矛盾。

此外，关于使用人体材料的概念，我觉得它还有另一个特殊之处，即我

以此持续地和我们的“现成品知识”即我们的“传统”斗争。我在一封关于

我的装置“重新发现俄底甫斯3号：愉悦与罪过之外之谜”信中讨论了这个

争议。

人体材料包含大量的意义与迷思，其寓意与生、死及所有生命中扑朔

试图将狒狒的心脏移植到一个叫费伊的婴儿身上以拯救她的小生命，但没有

成功。六年后免疫学家麦可·麦坎博士作了一系列成功的实验，他将人类胚

胎的器官和组织——诸如胸腺、肝脏、淋巴结——移植到先天免疫系统缺损

的老鼠身上，几天后，这些器官和组织在老鼠身上成长起来，产生了人类免

疫系统细胞。然后这些被称作“人化的老鼠”被感染了白血病或艾滋病，产

生的病毒可以用来仔细研究。人类自身的移植在两个个案中达到了一定深度

（虽然还有疑问），在其中女性病友希望使用自身的胚胎组织来做医疗用

途。案例之一是一位妇女计划使用她父亲的精液做人工授精，以至于基因上

相同的细胞可以用来治疗他父亲的阿兹海默症；案例之二是一位妇女要堕胎

以使用其胰腺细胞治疗她自己严重的糖尿病。

历史——尤其是西方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是宇宙的中心。由此观

点，人类的研究和知识是向外的，我们从人类中心的立场操纵甚至虐待世上

的一切。后来，我们向外的动机产生了利益也产生了危机，向内看便成了潮

流，人类回头审视作为伟大的未知的神话的身体。物质的具体的世界是真实

的、优先的，人类的知识则是第二位的。

从1988年起，我将艺术重点转移到人类身体及其基本物质上。第一个系

列的作品题为“重新发现俄底甫斯”。在这个系列里，我选择了充满文化与

政治禁忌的特别的人体物质。当我了解到，今天任何艺术媒材都没有独特的

身份，我即有意提升人体材料到一个全球的层次。

从1989年起，我在实施这个系列的观念中

运用了作为主体基础的人体材料。纯粹的人体材

料自身没有视觉的或语言的幻觉的成分，它们作

为陈列于博物馆或画廊的客体的艺术的对立物存

在，它们和观看他们的人一样真实，因此能够在

深刻的精神呈现的意义上深入我们的心中，故而

我称之为“沉默的自我”。用于这些作品中的每

一种人体材料都经历了不寻常的解构过程，所以

我又称之为“后生命”。

作为与“思考的大脑”相对的“思考的身

体”的观念是从正常人体系统的人体材料中抽象

出来的，它又解构了这种材料。这种观念隐含了

“身体的本质”和“精神的本质”的思想，它也

向我们的生与死的观念发起了挑战。我的创作方

法侵入了“沉默的自我”和“后生命”，又使它

们在整体上超越了传统、道德、死亡、宗教和文

明。

除了社会、政治、性和宗教的考虑以外，这

些作品的艺术史的意义在于，我在艺术中排除了

再现。传统上艺术史是对通过一种媒材来再现客

体的艺术的研究，在我对这个概念进行探究后，

发现唯一能够摆脱这个艺术史客体概念的材料

是人体物质，人的本质是宇宙中最终的和唯一的

“主体”。

“联合国”计划的每一个国家纪念碑都是由

纯粹的当地人的头发建造的大体量建筑性作品，

需要大量的剪下的人发。收集当地人的头发需要

很长时间，通常要花费三到四个月从二十到四十

个理发店去收集。这个特别的工作过程提供了一

个观念：人体的废弃物被转换成了当地的文化纪

念碑。当地的观众和我站在这个“头发”纪念碑

前时，似乎废弃的材料被重新注入了人的精神。

当大量的人发变成头发砖、头发帘形成的墙

和头发地毯时，会产生一种心理和生理冲击的奇

特效果，这绝对是一个再生的过程：即从“身体

的废弃物”到“生物/文化纪念碑”的转化。在斯

德哥尔摩，当代艺术与建筑中心将使用当地工厂

的设备制造人发产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过
#1-2  联合国－千禧年的巴比伦塔  草图  谷文达

#3 联合国－千禧年的巴比伦塔中英文发帘  谷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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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离的、未能解决的问题相关。在艺术中第一次使用人体材料揭示了令人震

惊的现实与传统知识之间的边界，这种传统知识曾经创造了我们深信不疑的

“现实”，即幻觉性的现成价值和信念。

作为大量使用人体材料的“重新发现俄底甫斯”系列的令人吃惊的结

果，我发现自己处在不再相信幻觉的价值和倒错的信念的现实的有力辩护者

的位置上。这常常被现在的政治正确所拒绝，作品得到的反应常常是“恨”

或“爱”两个极端，观众要么得到格外内在的印象，要么产生激烈的冲突。

我们清楚地看到，观众可以重新发掘出许多话题，提出许多问题；我也提出

许多谜一般的问题，我自己和观众都无法回答。一个包含智慧和深思熟虑后

的挑战可以激发“令人震惊”的反应，这种“令人震惊”的现象来源于多个

渠道，它们是“令人震惊”现象的本质，而“令人震惊”实际上只是表面的

现象。

人体材料自身的大量谜一般的内涵（“内在定义”）和公众对它们的

强烈反应、解释和误解（“外在定义”）之间的冲突产生了意识和下意识之

间的谜一般的情结，它几乎成了无法摆脱的困境。由于人体产品的美、敏感

性、与观众的奇特的关系、对生与死的呼唤、作为废弃物的恐惧，对这个作

品的总体反应从严重“排斥”、感到“恶心”到困惑的发问都有，最后，观

众认识到，“这就是我们自己。”

从人类中心出发欣赏、解释一件艺术品、从向外看客观世界到向里看

“我们自己”，会产生深刻的误解，这就是人类的知识所关注的，……有战

斗，……有定罪，……这就是我们应用于自身的角度和手段。

“头发遗产”——浩大的头发海洋  为“联合国”融入普世身份

“联合国”艺术计划统统使用单一的人体材料——纯人发。头发是一种

能指，其中包含非常丰富的历史、文明、科学、种族、时间选择、甚至经济

的隐喻。通过这个计划在不同的旅途中实施，它

从单一国家的身份（一个国家的纪念碑作品）发

展到多个国家的身份（最多达二十个国家纪念碑

作品），最后达到人类普世身份（在最后的“联

合国”计划的纪念仪式中建造联合的国家纪念

碑）。

通过“联合国”计划，这种人体的派生物

或“废弃物”变成了伟大的人类“头发遗产”，

它成了一个地缘的、国家的、文化的身份“大熔

炉”。

按照一个古老的关于心理和生理的谚语的

意思，头发具有多数古代（以及现在）的有意义

的象征价值，可能主要是因为其特别的对个人的

活力和精神性的代表性。它常常被与小草及其成

长、大地的创造力量联系在一起并非偶然。因

此，这种纯粹的有机成分变成了一种可以体现精

神自身的精神的隐喻。

流泻般的长发在一些文化中被贴上原始和不

开发的标签，但它却是精神自由的表达，和对人

的活力的主观性的、文化的身份的确认（如同在

美洲印第安人那里见到的那样）。头发曾经是而

且仍然是被视为‘灵魂的所在’。

圣徒的发髻被视为圣物，它们被精心保存在

天主教堂中供人膜拜。

剪断头发或削发意味着放弃（权利）和牺

牲，而任其自由生长在历史上则有确认权力、优

越性和忠诚的意义，在一些文化中或某个历史时

期中，它代表着对社会限制和国家组织的法律的

挑战（如美国的嬉皮士和垮掉的一代）。

……它也可能暗指关注生与死之谜的质询的

力量，这与一些人相信——根据熵的法则——宇

宙是由‘大爆炸’‘创造’且注定走向毁灭的思

想有相通之处。” 

“联合国”艺术计划的真正力量在于，它不

仅是一种艺术呈现，也通过人发墙体现活着的人

的存在。

探究多样文化，凸显国家身份  “联合

国”最后仪式的深远意义

很久以前，有一个老人琢磨着移走一座大

山，他把这个主意告诉他的妻子和孩子，他们笑

话他说，“这怎么可能？你疯了吗？”老人说，

“这是可能的，我们一锹一锹地挖，一天一天

地、一年一年地挖下去，这座山就会变得越来越

小，我们挖不完，孙子辈还可以接着挖，一代一

代地挖下去，不管山有多高，它最后一定可以搬

走。”

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寓言故事。

1993年初，我决定实施“联合国”艺术计

划，我觉得这个计划的实现是现在这个历史时刻

的新的、全球的生物/地缘/文化的深刻象征。我不会简单地满足于从世界各

地收集头发，然后完成作品。我的直觉告诉我有更深的东西可以挖掘。今年

春天，我有了一个很棒的主意，即我打算在世界上的那些有战略重要性的国

家制作国家分部纪念碑，然后在“联合国”计划的最后仪式中把它们整合起

来。

这个思考产生了一个观念性的策略方法，我相信一个有力的方法是任何

计划的关键。在这个结构里，我有一个清晰的计划，即在七年的过程中建造

国家分部的纪念碑，这些单个的纪念碑是“联合国”计划的生物/地缘/历史

文化的能指。这个观念会持续地呈现与不同的在地人群及其心理/生理/历史

和文化的冲突。由于在各个国家发生的事件在现象学意义上的多样性，它不

可能是在制作中设计好的生物/地缘/文化的偶然行为，这是我引证这个中国

寓言的原因，挑战和灵感使得我的能力得以提升。偶然出现的困难是这个观

念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会全神贯注地思索，该如何在如此多样的文明——它

们从我的艺术生涯开始时就给我带来灵感——里建造这些国家纪念碑。

这个作品仰赖于无数的当地理发店、政府机关、艺术和文化机构以及

“当地人手”的协助。“因为这个作品的非商业性，政治游说和与官僚程序

打交道成为他艰苦工作过程的一个有机部分。行政事务、计划和收集都是这

件作品意义的根本，如同在克利斯托或安·汉密尔顿的作品中一样。”(节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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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合国－意大利纪念碑  装置  谷文达

#2-3 联合国－意大利纪念碑  草图  谷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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